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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缺角的田單

    “走，我們去朱白氏家。”第二天上午，高易對剛來上班的總文案說。

       ”朱白氏是誰？“

       ”117號地產的華人地主。”

       昨天，總文案的丈量結果証實了索羅門沙遜對伯頓醫生的指控：117號地產短缺四

分之一的畝數。晚上，高易重新細閱了五份從領事館土地股調來的文件。律師受理此案時

最初希望知道的兩件事都有了明確答案：117號土地的畝數是10畝3分；土地股告訴伯頓醫

生117號土地有13畝8分的根據是華人地主的執業田單上的畝數。這兩個答案都沒能在本案

裡幫上伯頓醫生的忙。再從6年前，伯頓醫生和華人地主所簽定的購買永租權的契約謄本上

來看，伯頓醫生以每畝地300兩銀子，每間房100兩銀子，每副棺材50兩銀子，總共9340兩

銀子，作為一次性押金，付給朱白氏，但是並沒有注明這9340兩銀子中，多少是土地押金，

多少是房子押金，多少是棺材賠償，所以無法推斷當時交易時，設定的畝數。促成這筆交多少是房子押金，多少是棺材賠償，所以無法推斷當時交易時，設定的畝數。促成這筆交

易的華人管家不在了，唯一有可能解開地產的實際畝數與田單不符這個謎的人，就是這片

地產的華人地主朱白氏。  

     根據購買永租權的契約謄本，朱白氏本人住址為上海縣二十五保十一圖二十二鋪，也

就是在英法租界以南的上海縣城華界裡。高易和容嘉樹登上男跟班雇來的兩頂轎子，沿著

江西路向南快步而去。

     初夏的太陽，光環就像融化了的琥珀，已經很有威力。高易拉開轎子正面的布帘一半，     初夏的太陽，光環就像融化了的琥珀，已經很有威力。高易拉開轎子正面的布帘一半，

透入因轎子前進產生的微風，視線裡佔滿抬轎的轎夫背形，穿了一件灰布單褂，敞開胸襟，

直著身子，黃豆大的汗珠沿著盤起辮子的后腦，經過脖子，浸濕背上的衣褂,凸顯出衣內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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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和背上的發達肌肉，隨轎子的起伏，一鼓一癟。看到轎夫這麼辛苦，律師覺得自己也在

發熱。

     縣城的街頭正在上晚早市。一邊，清晨就來販賣當季蔬果的小商們正在紛紛收攏羅筐，

或吆喝收攤前的減價；另一邊，開市不久的零食攤販們，男女老幼，各腔各調，直著嗓子或吆喝收攤前的減價；另一邊，開市不久的零食攤販們，男女老幼，各腔各調，直著嗓子

叫賣得震天響的有白糖粥，大餅油條，五香豆干，油豆腐粉絲，雞血湯，。。。上身赤膊

的狀漢，粗肥的雙臂握著菜刀，每間隔稍長一段時間，豪聲吆喝行人購買敞開在擔子頂層

廣漆托盤裡的熟食，有豬牛的五臟六肺，雞鴨的翅膀脖頸，和素雞素火腿；或是應顧客要

求，手起刀落，精准地砍下恰到好處的熟食份量，包扎在米黃色的土紙裡，遞給顧客。處

在攤販后的茶館，當街一排熱氣騰騰的泥砌爐灶，店小二提著擦得耀眼的長嘴銅茶壺，手

臂上搭著分不清是被汗水還是茶水沾得爛濕的抹巾，穿梭在形形色色的茶客之中。富有溫

度的食物氣味和腐爛的蔬果味充斥呼吸感官，稍加辯別，還能聞到成串成串叫賣中的茉莉

花香。高易雖然已來到上海三年有余，但是工作生活都在租界，這還是他第一次經過上海

縣城。轎夫穿越擁擠狹窄的街市，不得不放慢轎速，讓他意外地領略到原汁原味的華界風

貌。

    穿過街市，轎速從新加快。轎夫的喘氣聲，腳板和鋪石卵的街面的撞擊聲，和轎子的

上下顛簸，形成立體的節奏，直到高易聽到一陣清脆亮麗的黃鸝聲，他和總文案的轎子停

在一顆高20米的白果樹下。樹旁是青磚白牆圍起的一處明清年間江南民宅的大門。大門的

朱漆已經大半駁落，露出白裡透黃的底色，但是厚實的木料和巨大的銅門扣，顯示出大門

曾經有過的風光氣派。從街面到大門，有五級台階，容嘉樹吩咐轎夫們在白果樹下等候，

便和高易走進開著的大門。

    進了大門是天井式的小院子，院子裡的葡萄棚，沒有果實花朵，隻有層層疊疊的肥大    進了大門是天井式的小院子，院子裡的葡萄棚，沒有果實花朵，隻有層層疊疊的肥大

樹葉，擋住陽光和藍天白雲的撫愛。蜻蜓停在一叢花盆裡的月季花瓣間東張西望，枝干糾

結的五針鬆伸出長臂，探摸院子的石板地面。小鬆鼠從院外，沿著院牆的瓦頂，溜進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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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幾個來回，像主人一樣，朝兩個來客打量一番，攀上葡萄架，重新溜出院外。院子裡靜

悄悄的，外面白果樹上得意的黃鸝歌聲，跟隨兩人的腳步，從大門直到宅子的主樓客廳前，

木刻雕飾的客廳門才呀的打開，先蹦出一隻花貓，然后走出一個小圓臉的丫鬟，吃驚地看

著高易，顯然被一個洋人的到來，嚇住了。著高易，顯然被一個洋人的到來，嚇住了。

      “請問這裡是朱夫人的府上嗎？” 容嘉樹問。

      ”是的，兩位是。。。？“ 丫鬟身穿半舊的粗布短衫，一條油鬆辮子長及腰下，一

邊回答，一邊仍祛生生看著高易。

      ”這位是高大人，鄙人是高大人的總文案，有要事請教朱夫人，煩請通報，“ 容嘉

樹說完，掏出律師事務所的中英文名片，遞給丫鬟。總文案的斯文對話顯然大大降低了丫

鬟的懼意。她接過名片，回進屋去。

      在等待丫鬟重新出來的時候，高易和容嘉樹對宅子的主樓仔細地觀察一番：主樓共

分兩層，樓上的房柱和樓下的房柱不對稱，樓下空間低矮，樓上明顯高敞。樓上沿天井是

一圈整齊的木雕長窗，同長窗相連的屋檐尖梢上懸著講究的銅風鈴。二樓東廂房的木格子

窗戶有一半復蓋焦黑色，留下曾經火災的痕跡。看得出來，從前這處宅子人丁興旺，主要

活動的場所是在樓上，現在靜悄悄的院子，一派人去樓空的景象，給人的感覺是一處有故

事的宅子。

     “夫人有請，”丫鬟復出，引高易兩人進了客廳。

      客廳裡的光線很暗，雖然打掃干淨，烏木傢具都像蒙上一層灰，看不到光澤，分不

清新舊，隻有分列左右兩邊八把椅子的白色大理石椅背，冷森森地透出一片陳年的富貴格

調。客廳的地面，由寬條木板鋪成，多處磨去廣漆，卻因為做工扎實，沒有出現凹陷。客

廳底部的鏤花條幾上供奉一尊瓷器的觀音菩薩，點著一炷香。一位老太太，跪在觀音像前，廳底部的鏤花條幾上供奉一尊瓷器的觀音菩薩，點著一炷香。一位老太太，跪在觀音像前，

磕完頭，硬朗地站直，向兩位來客轉過身來。

    朱白氏，六十開外，花白的頭發，發結梳得整整齊齊，插著一支翠玉釵頭，臉很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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廋，癟嘴，雙目卻炯炯有神。身上穿半舊的綠底繡黃花綢長衫，袖口有點磨損，手指手腕

上沒有戴任何首飾。顯然是平生第一次這麼近距離接觸洋人，她忐忑不安地望著高易，忘

了吩咐丫鬟上茶。

      “給朱夫人請安，”高易說著，和容嘉樹一齊向老太太鞠躬。律師用的是在江海關      “給朱夫人請安，”高易說著，和容嘉樹一齊向老太太鞠躬。律師用的是在江海關

學會的向中國上級官員見面致敬的禮儀，一下子拉近主客間的距離，恢復了主人在這間屋

子裡的尊嚴。

      ”上茶，“ 朱夫人吩咐丫鬟，然后招呼客人坐在左邊的椅子，自己在右邊的椅子坐

下。

      由於蘇格蘭律師隻會講中國官話，不會講上海方言，所以談話由總文案出面，再

將朱白氏的回答，一一翻譯成官话，或是將律師的問題，一一翻成上海方言。

      ”朱夫人，我們今天造訪貴府，是為了請夫人幫忙，搞清一件地產的案子。請問，

夫人還記得6年前，貴府將五聖殿一處地產，租給一位洋人醫生的那筆交易嗎？“

     聽到“五聖殿”三個字，朱夫人的臉瞬間刷白，像化石一般僵住了。

     “朱夫人請勿誤會，我們高大人收理這件案子，絕不會損害夫人的利益。6年前出售

永租權的這筆交易，經過英國領事館土地股和道台衙門允准，已成鐵案，無懈可擊，夫人

不必有絲毫擔憂。現在，有一些事情隻有夫人能告訴我們，幫到我們。事成之后，高大人

會酬謝你，保護你。洋大人說話是算數的。”

     ”我一個老太婆，整天在家吃齋拜觀音菩薩，能曉得什麼？“朱夫人的臉上，因為總

文案的開導和律師的和顏悅色，稍稍有些血色。

     ”請問，貴府擁有五聖殿這處地產多少年了？”

     ”記不准。先夫死了幾年后，朝廷丈量土地，把五聖殿的地產過戶到我的名下。“     ”記不准。先夫死了幾年后，朝廷丈量土地，把五聖殿的地產過戶到我的名下。“

     ”那是咸豐五年的事吧？“

     ”正是。現在想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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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記得當時這處地產有多少畝？“

     ”先夫在世時，我不過問這些事，地產過戶也是地保官辦的。我不請楚這片地產有多

少畝數。“

     ”當時，家裡就你一個主人？“     ”當時，家裡就你一個主人？“

     ”我有。。。一個兒子。“

     ”為什麼貴少爺不過問呢？是他年紀太小了嗎？“

     "不是太小，是太不爭氣，家裡的產業不能讓他碰。“ 朱夫人的眼圈有點發紅。

     ”那麼，6年前，將五聖殿這處地產永租給洋人醫生，也是地保官幫你辦的？“

     ”是的。“

    ”貴少爺知道這筆交易嗎？“

     ”他。。。失蹤了。“

     ”貴少爺什麼時候失蹤的？“

     ”就在出售永租的前后。“ 說著，朱夫人嗓音嘶啞，流起淚來。小圓臉的丫鬟慌忙

遞上手帕，又捶背，又揉腰，讓主人的情緒稍少安穩下來。

     眼淚像沖破岸壩的洪水，捲走了朱夫人的矜持和含蓄。不用再通過總文案的繞圈子的

一問一答，她開始主動向來客敘述起自己半輩子的糟心事：

     她的先夫朱老爺是一個成功的糧食商人，半輩子經商，掙下一份大家產，包括五聖殿

的那片地產和現在這幢白果樹下的大宅子。美中不足的是，朱夫人久久沒有生育，朱老爺

連娶3房姨太太，仍然沒有子息。直到朱夫人過了40歲，吃齋求觀音菩薩有了靈驗，生下朱

府獨子。那時，朱府上下別提有多麼高興的慶祝朱家有后！但是，樂極生悲，就像許許多

多富裕的華人家庭那樣，朱家的獨生少爺被徹底寵壞，到了十三四歲就染上抽鴉片好賭博多富裕的華人家庭那樣，朱家的獨生少爺被徹底寵壞，到了十三四歲就染上抽鴉片好賭博

的惡習。十五歲時欠下一筆巨大的賭債，朱老爺先是拒絕替少爺還債，想不到債主雇黑道

綁架少爺，並且砍下少爺的一節手指，寄給朱老爺，威脅如再不還債，就要砍下少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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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手臂。朱老爺隻好認栽，變賣家產，贖回少爺。朱家從此一撅不震，少爺繼續在外揮霍

家產，朱老爺一氣成病，死了。為了避免少爺胡鬧到傾家蕩產的地步，幾個年輕的姨太太

要求分家。覺得姨太太們也有道理，朱夫人咬咬牙，把碩果僅剩的五聖殿這片地產永租給

出價很高的伯頓醫生。也就在這個時候，少爺失蹤了！出價很高的伯頓醫生。也就在這個時候，少爺失蹤了！

     “是不是他拿著永租的押金捲逃了？”

     ”沒有。盡管逆子是有這個念頭的，“ 朱夫人的癟嘴唇抽了一下，繼續講下去：”

那是在我已經把五聖殿的執業田單交給地保官，地保官給英國衙門看過，再由地保官取回

執業田單交還給我的那天晚上，這個逆子跑到我房裡，要我答應，收到洋人承租客的押金

后，一半歸他。我告訴他，押金是姨太太們的，姨太太們分了押金后就要搬離這處宅子，

以后賣掉宅子的錢，姨太太們是沒份的。他已經揮霍了大半家產，各房姨太太都在靠私房

錢生活。他不願意待在這個宅子裡可以滾，要分押金，分文沒有。然后，他就威脅要燒房

子，大家同歸於盡。這樣的威脅他已經提過幾次，我都習慣了，所以把他轟出房去，不再

理他。想不到啊（朱夫人的癟嘴唇抽動得利害），想不到啊，那天晚上，這個逆子真的動

手了！

    “我到現在還清清楚楚記得，就像剛發生的一樣。那天深夜裡，我正在熟睡，閉著眼

皮覺得發紅發亮，眼睛被灼熱燙醒。嗆鼻的濃煙，從窗外透進來。我連忙起床，打開窗戶，

隻看到煙，由黑轉到紅，像蛇的舌頭一樣從樓上東廂房的窗戶裡吐出來，中間是一條火焰，

把最靠近東廂房的屋檐尖上的銅風鈴燒得通紅。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樓上姨太太們都已

起床，從樓上沿天井的長窗裡，向樓下呼天喊地叫救火。我的房間在樓下，我帶著佣人們

（那時家裡還有很多佣人），提著水桶，從樓下的天井到樓上，來來回回，反復潑水。后

來，菩薩保佑，地保官和更夫，還有左鄰右舍，都來救火，他們從房子外牆，架上鐵梯，來，菩薩保佑，地保官和更夫，還有左鄰右舍，都來救火，他們從房子外牆，架上鐵梯，

往樓上潑水。就在燒得通紅的銅風鈴漸漸變黑，眼看火勢開始變小的時候，我聽到二姨太

尖叫她的首飾盒不見了！這時樓上的走廊和樓下天井裡有很多人，我突然想起自己的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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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鎖上，一顆剛剛放下的心重新又懸起來，連忙奔回自己房間，果然撞見逆子在我房裡

翻我梳妝台上的盒子。洋大人，你是知道的，我們中國人講面子，不作興告訴外面人這火

是誰放的，更不願讓外人知道逆子正在趁火搶劫自己家人，我馬上關上房門，要我兒子放

下東西，滾出去。他二話不說，肩上挂著一個皮袋，估計裡面裝著從姨太太房裡劫來的首下東西，滾出去。他二話不說，肩上挂著一個皮袋，估計裡面裝著從姨太太房裡劫來的首

飾，手裡拿著我包裹房契田單的綠綢手巾包，閃身要溜。房契田單是這個家的命根子，我

就是死也不會讓他帶走。我攔住他，一手使勁去扳開他的手掌，一手去扯他手掌裡光滑的

手巾包。那天他一定是沒有抽足鴉片，中指又缺少一節手指，握緊的力氣越來越小，被我

扯散手巾包，搶下包裡的紙張。他捏著手巾溜了，就此失蹤。逆子啊，逆子。“

      老太太控制不住悲情，泣不成聲。這個世界上，失去子女的母親是最悲傷的。丫鬟

又是一番忙碌，幫主人恢復平靜。

     ”朱夫人，真對不起，為了我們的案子，讓你傷心了。那麼，五聖殿的田單搶下來了？”

容嘉樹代高易問。

     ”是。。。的。”

     ” 我們能看一下這張田單嗎？”

     ”既然照兩位大人說，6年前的交易，已成鐵案，為什麼還要看原來的田單？兩位大

人究竟要打什麼關司？“ 朱夫人恢復平靜，恢復疑慮，也恢復昔日大戶人家主人的精明。

     在高易的示意下，容嘉樹告訴朱白氏當年向她購買五聖殿地產的洋醫生要把永租權轉

賣給另一個洋人，結果發現地產畝數和英國衙門裡記錄的不一樣，引起糾紛。這是一場洋

人和洋人的官司，和6年前朱白氏出售永租權沒有絲毫牽連。如果朱白氏肯出示原始的田單，

對高大人幫助很大，高大人願意奉送30銀元道謝。

     30銀元對家道中落的朱白氏來說是一筆不可抗拒的錢財。老太太木然站起，在丫鬟的     30銀元對家道中落的朱白氏來說是一筆不可抗拒的錢財。老太太木然站起，在丫鬟的

跟隨下，帶兩位客人走出客廳，來到越加昏暗的臥房。展開三面鏡子的梳妝台上，放著黃

楊木梳，發箍，衣刷，和多年不用的脂粉碗。她打開一格抽屜的鎖，鄭重其事地取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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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飾盒，遞給高易。

     為了得到更多的亮光，律師和總文案挪身到門口，交替看了赫然躺在盒裡的那張咸豐

五年頒發的田單。透過天井葡萄架的光線，照出兩人同時面露的微笑，然后律師通過總文

案問朱白氏，如果另外酬謝100銀元的話，她是否願意拿著這份田單出庭當証人？案問朱白氏，如果另外酬謝100銀元的話，她是否願意拿著這份田單出庭當証人？

    “願意，隻要洋大人保護我不受牽連。”

     ”一定保護。到時候我們會來接朱夫人。“

    六天后，總文案備轎將朱白氏接到了外灘英國領事館內的領事法庭。

    領事法庭公堂仍舊設在領事館樓下那間普普通通的房間裡。這天，法庭的主審官是副

領事馬克漢，陪審官是領事館土地估值官羅倫斯和科寧。被告是伯頓醫生，被告辯護人是

高易律師，原告是索羅門沙遜，原告辯護人是特地從香港聘來的庫玻律師。

    庫玻律師中等身材，長著一頭直發，不蓄胡子，一張口整個嘴都露出來。上嘴唇中間

凸出，擱在薄薄的下嘴唇上，顯的堅定放肆而不可惹，剛好跟他的委托人，索羅門沙遜，

一個頭發淺黃眉清目秀的年青人含蓄難測的神態形成鮮明對照。      

      索羅門沙遜是猶太人沙遜家族第三代的傳人。第一代傳人沙遜本塞利是奧斯曼帝國

駐伊拉克巴格達總督的首席財務官。第二代傳人大衛沙遜繼續擔任巴格達總督的首席財務

官，后因捲入貪污大案，舉家逃往英國殖民地孟買，憑籍帶走的巨額財產和精明的經商手

段，建立起經營從棉花，小麥，羊毛，橡膠，到鴉片的商業王國。索羅門沙遜，1841年出

生，是第二代傳人大衛沙遜第二任太太佛勞拉的第二個兒子；他的哥哥，佛勞拉的第一個

兒子，名叫沙遜大衛沙遜，1832年出生，習慣上人們都稱他為大衛沙遜。這兩位第二任太

太的兒子，接管第一任太太漢娜的第二個兒子伊理牙斯沙遜在上海首創的沙遜洋行，成為

沙遜家族在全世界八大家族企業之一的掌門人。向伯頓醫生購買永租權的合同，就是哥哥沙遜家族在全世界八大家族企業之一的掌門人。向伯頓醫生購買永租權的合同，就是哥哥

沙遜大衛沙遜代表弟弟索羅門沙遜簽定的。

     和三年前代表江海關在這同一個法庭起訴《玫瑰號》時身份不同，今天的喬治高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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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大英法律事務的律師，所以他像對手庫玻律師和主審官們一樣，穿著黑色出庭長袍，

頭戴卷起的白色假發，區別在於，主審官們的假發長及肩膀，律師們的假發短到耳根。原

被告雙方和主審官成“品”字形而坐，胡桃木桌上放著鵝毛筆和銅質黑墨水瓶。“品”字

形所對的缺口處，是証人席和旁聽席。帶著圓臉丫鬟的朱白氏和地保官，由容嘉樹相陪，形所對的缺口處，是証人席和旁聽席。帶著圓臉丫鬟的朱白氏和地保官，由容嘉樹相陪，

坐在証人席上，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土地股的辦事員。旁聽席上坐著《北華捷報》記者，

沙遜洋行的職員，高易的未婚妻艾瑪和一個她帶在身邊的華人使女。

    以大不列顛引以為傲的守時標准，在距離開庭時間三秒鐘時，法庭書記搖鈴，全場肅

靜。主審官馬克漢致開庭詞：

    “審理租界居民索羅門沙遜先生狀告租界居民阿爾法伯頓醫生故意隱瞞117號地產畝

數一案，現在開庭。去年，1862年，6月，117號地產的承租人伯頓醫生，和代表索羅門沙

遜先生的沙遜大衛沙遜先生，簽定了以12000英鎊為售價，將117號地產的永租權轉讓給索

羅門沙遜先生的合約。簽約后，索羅門沙遜先生發覺117號地產的畝數少於簽約前知曉的畝

數，故向本庭起訴伯頓醫生商業欺詐。在本庭開始聆聽原被告的辯護律師陳詞前，本主審

官吁請陪審官們，尊重被告，如同尊重原告，不存任何先入之見，對這件牽涉巨大金錢和

個人聲譽的案子，秉公判斷。現在請庫玻律師代表原告向本庭陳情。“

    “我的委托人，”庫玻律師宣誓后，開始陳情。“上海英租界信譽良好的商人索羅門

沙遜先生，在去年3月向117號地產當時的承租人伯頓醫生表明，願意購買該處地產的永租

權。經過三個月的談判，雙方在去年6月簽定合約，將該處地產的永租權轉讓給沙遜先生。

合約是索羅門沙遜先生的哥哥沙遜大衛沙遜先生，代表索羅門沙遜先生簽的。在簽定合約

前，伯頓醫生告訴沙遜大衛沙遜先生，該處地產的畝數為13畝8分。出於對伯頓醫生的信任，

我的委托人接受了伯頓醫生的說法，沒有要求大衛沙遜先生去117號復驗畝數。簽約后，我我的委托人接受了伯頓醫生的說法，沒有要求大衛沙遜先生去117號復驗畝數。簽約后，我

的委托人根據合約給予的權利，在等待道契過戶的階段，接管了117號地產的收租，才發現

該處地產的真實畝數為10畝3分，比伯頓醫生說得13畝8分整整少了四分之一！於是，我的



10    江水滔滔                                                                                        第十二章  缺角的田单      

委托人去函要求伯頓醫生說明真相，並對合約上的出售金額作相應調整。伯頓醫生遲遲沒

有回答，使我的委托人在等待伯頓醫生的過程中，對畝數不清的產業，蒙受極大的焦慮折

磨。一個多月前，伯頓醫生方才正式答復，絲毫沒有純清畝數有巨大出入的原因，卻催促

我的委托人按合約上的全部金額付款。我的委托人按合約上的全部金額付款。

      “尊敬的主審官和陪審官們，難道我的委托人能夠付款嗎？付款就是對伯頓醫生隱

瞞117號地產畝數的背書，就是認可伯頓醫生濫用我委托人的信任，就是要我的委托人從

此背上一份畝數不清的可疑地產，就是和伯頓醫生的這種欺騙行為同流合污！為此，我代

表我的委托人請求本法庭裁定伯頓醫生商業欺詐有罪，並對我的當事人作出相應賠償，保

障我們上海租界地產事業的信譽。謝謝主審官和陪審官閣下，我的陳情完了。“

      在庫玻律師攻勢凜利的發言后，高易開始他准備了兩個晚上的陳情:“我的委托人，

伯頓先生是上海租界社會裡一名認真負責醫術精湛的醫生，一個多月前，他剛從保衛租界

的常勝軍野戰醫院服務回來。那麼這樣一位備受尊敬的醫務專家，怎麼會陷於‘商業欺詐’

如此可怕的指責呢？原因在於，一方面，原告沙遜先生對去年6月簽定的合約，有嚴重誤解；

另一方面，對117號地產的歷史缺乏起碼認知； 因而，將一件可以在友誼的氣氛下，雙方

通過對話，將合約圓滿完成的地產交易，臆想成蓄意欺詐，因而拖延付款，造成被告經濟

損失，和名譽傷害。

    ”原告和我委托人去年6月簽定的轉讓117號地產永租權的合約，是這筆地產交易的核

心文件，也是這筆地產交易萬一有錯，可以放在法律的放大鏡下檢驗的最重要的法律文件。

那麼，從這個文件上來看，伯頓醫生干了什麼欺詐的行為？絲毫沒有！合約上寫明117號地

產的永租權以12000英鎊的代價轉讓給沙遜先生，文件簽定后，伯頓醫生就讓沙遜先生接管

117號地產的收租。請問，這裡有沒有伯頓醫生任何欺詐？沒有！絲毫沒有! 接下來呢，沙117號地產的收租。請問，這裡有沒有伯頓醫生任何欺詐？沒有！絲毫沒有! 接下來呢，沙

遜先生以畝數有出入為名，拒不付款。那麼現在暫且不談畝數究竟有沒有出入，假設畝數

真有出入，原告是否有權拒不付款呢？沒有！因為在轉讓永租權的合約上既沒有提到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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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畝數，也沒有提到永租每畝的轉賣單價。原告在合約上同意付給被告的12000英鎊，

是將117號永租權作為一個整體買下，而不是按畝買下！所以，無論畝數有沒有出入，以轉

讓合約為依據，原告沒有理由拒不付款。至於按照原告所說，在簽約前，被告曾告訴原告

117號地產的畝數為13畝8分，結果簽約后原告發現117號地產的畝數為10畝3分一事，在法117號地產的畝數為13畝8分，結果簽約后原告發現117號地產的畝數為10畝3分一事，在法

律上是不能跟合約捆綁在一起的，因為合約上根本沒有提到畝數。這就好比說，今天我跟

尊敬的庫玻律師約好，我請他去禮查飯店吃12盎司的牛排，結果點菜的時候，我們點了牛

排，但是沒有指明盎司，吃完后，我們發現牛排的重量是8盎司，請問尊敬的主審官和陪審

官們，我能拒絕付賬嗎？（全庭哄笑）當然不能！因為賬單上的價錢和我跟庫玻律師說過

的牛排重量，在法律上是不能捆綁在一起的，在點菜的時候沒有提到12盎司，誰也沒有欺

詐。謝謝主審官和陪審官閣下，我的陳情完了。“

     和庫玻結束陳情時不同，高易結束陳情時，滿庭都是議論。

     法庭書記搖鈴讓全庭安靜。

     ”原告律師對被告律師的陳情有什麼疑問？請提出。”主審官對庫玻律師說。

     ”有。我不知道高易律師請過多少人去禮查飯店吃12盎司的牛排，但是對我來說，事

先說是12盎司的牛排，吃完后才曉得是8盎司的牛排，不管誰付賬，我都會很失望的。既然

高易律師不否認被告在簽約前告訴我的委托人，117號地產佔地13畝8分，而實際的畝數是

10畝3分，這難道不是欺詐行為嗎？“

     ”請被告律師回答原告律師的問題。“

     ”不是欺詐。相信庫玻律師和審判官們都會同意，欺詐的定義是明明知道真相是什麼，

卻故意給出一個不同於真相的假相。當我的委托人，被告伯頓醫生，告訴原告沙遜先生，

117號地產有13畝8分時，伯頓醫生是確實相信這個畝數的。事實是，就在此刻，任何人走117號地產有13畝8分時，伯頓醫生是確實相信這個畝數的。事實是，就在此刻，任何人走

出這間法庭，沿走廊三個拐彎，到達土地股，問117號的畝數，辦事人員會告訴他，根據該

處的執業田單謄本，117號的畝數是13畝8分。我的委托人就是這樣得到畝數的，這裡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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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毫欺詐，正像我剛才所說，給伯頓醫生按上‘商業欺詐’的罪名，是不瞭解這塊地產的

歷史所產生的臆想。主審官閣下，我要求現在當庭查驗土地股117號執業田單謄本，証明我

的委托人沒有在畝數上說謊。“

    ”批准被告辯護律師的要求，請土地股辦事員起立作証，“主審官向証人席上大聲說。    ”批准被告辯護律師的要求，請土地股辦事員起立作証，“主審官向証人席上大聲說。

    土地股辦事員從証人席上站起來，將執業田單的謄本交給法庭書記。法庭書記將謄本

打開，拿給原被告人和辯護律師過目，然后把文件送到審判官面前的桌上。

    ”主審官閣下，我要求當庭查驗土地股117號四周界址的繪圖，“ 庫玻律師沒有因為

執業田單上的畝數和伯頓醫生當初說的畝數一樣而泄氣。

    ”批准原告辯護律師的要求，請土地股辦事員拿上繪圖，“主審官又向証人席上大聲

說。

    117號四周界址的繪圖，經過原被告席，傳到審判官面前的桌上。

    ”主審官閣下，我代表沙遜先生根據這張117號的四址繪圖，已經作過實地丈量，丈量

的結果是10畝3分，我要求被告律師對此給予解釋。“庫玻律師眼睛緊盯著高易，仿佛要用

目光逼被告律師退卻。

    ”主審官閣下，”高易從容地回答，“這張四址繪圖是我的委托人6年前申請頒發117

號永租道契時的附件，我要求提問當時提供執業田單做繪圖根據的117號地產華人地主朱白

氏，和參與繪制這份四址繪圖的117號地保官，上庭作証，告訴本庭，為什麼田單上畝數是

13畝8分，而根據四址繪圖的丈量出來的畝數是10畝3分。”

    “批准被告辯護律師的要求。朱白氏，地保官，在場嗎？請起立，宣誓作証。”

     朱夫人和地保官在容嘉樹的幫助下，完成宣誓。然后，主審官用中國官話，朱夫人和

地保官用上海方言，容嘉樹作中國官話與上海方言之間的翻譯，開始了朱夫人和地保官在地保官用上海方言，容嘉樹作中國官話與上海方言之間的翻譯，開始了朱夫人和地保官在

法庭上的對答。

     朱夫人將六天前對高易和容嘉樹講述過的家庭故事在法庭上重復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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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白氏夫人，你帶著那張執業田單嗎？”主審官聽完老太太的故事后問。

     ”带着，在盒子裡面。“朱夫人指指丫鬟手裡捧著的首飾盒。

     ”呈上來。“

     主審官打開首飾盒，眉梢驚異地抬起。然后，把盒子傳給陪審官們，后者都臉露驚訝。     主審官打開首飾盒，眉梢驚異地抬起。然后，把盒子傳給陪審官們，后者都臉露驚訝。

     ”朱白氏夫人，請解釋，為什麼這張田單缺了一角？“ 主審官舉起缺角的田單問。

     ”爭奪時被逆子撕走一角，洋大人明鑒。“ 老太太低聲說。

     除了高易和容嘉樹，全庭議論紛紛，法庭書記忙著搖鈴。主審官等全庭平靜后，轉

向地保官問話：

     ”地保官先生，你還認得6年前制作五聖殿地產的四址圖時所用的田單嗎？“

     ”回洋大人，小人認得，就是大人手裡的這張田單。“ 地保官口齒清楚地回答。

     ”當時，你覺得這張殘缺的田單是一份合法的地產憑據嗎？“

     ”完全合法。這張田單是一張割單。“

     ”什麼叫割單?"

     於是，地保官向審判官們和全法庭解釋了咸豐五年土地清丈和頒發執業田單后，就

沒有發過新單。土地因部分出售或分家繼承析產時，為了免去送道台衙門過戶的紅包，一

般不另立新的田單，而是將現有的田單按比例撕割開來，由土地的新主人各持撕割開來的

田單的一部分，作為地產憑據，所以叫做割單。道台衙門隻要每年有人繳契稅，一般不會

過問誰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朱白氏當時把缺角的田單交給地保官，為出售永租權繪制四址

圖時，因為要面子，沒有告訴地保官，田單的一角在母子爭奪時被兒子撕走了，所以地保

官根據田單紙張上缺少的比例，繪制成比原先13畝8分的畝數要少四分之一的10畝3分。

    “地保官先生，請問你當時根據什麼來決定，應該挖去地產哪一邊的四分之一呢？”    “地保官先生，請問你當時根據什麼來決定，應該挖去地產哪一邊的四分之一呢？”

    ”割單缺右上角，所以就挖去13畝8分土地的東北角四分之一。“

    全庭一片嘩然。主審官向朱白氏和地保官致謝后，退還田單，請他們回歸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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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原被告辯護律師，在本庭退席討論對本案的判決前，最后發言。庫玻律師先請。“

   ”無論是田單上的畝數與四址繪圖不合也好，還是華人業主因家庭糾紛造成地產縮水也

好，被告伯頓醫生把10畝3分的地產說成13畝8分，是鐵的事實。由此而產生了一塊畝數有

糾紛的地產，要我的委托人從此面對，也是鐵的事實。所以，我代表我的原告委托人，要糾紛的地產，要我的委托人從此面對，也是鐵的事實。所以，我代表我的原告委托人，要

求法庭判決伯頓醫生減少出售金額，補償沙遜先生的損失！謝謝！“ 庫玻鞠躬退席。

   ”原告控告我的委托人伯頓醫生在出售117號地產的永租權時有‘商業欺詐’。我要求

法庭根據所有的証據証人証詞，作出公正判斷，洗去原告加給伯頓醫生的罪名！謝謝！”

高易同樣鞠躬退席。

    法庭休庭一小時重新開庭。

    主審官副領事馬克漢向全庭宣布判決：“關於索羅門沙遜先生狀告阿爾法伯頓醫生在

出售117號永租權有‘商業欺詐’一案，本庭判決如下：

    ”第一，伯頓醫生在簽約前告知沙遜先生117號地產有13畝8分一事，起因於6年前117

號地產華人業主朱白氏，在土地股做完執業田單謄本后，發生家庭糾紛，造成田單受損，

導致四址縮小，伯頓醫生事后沒有得知這一變化，故將不實畝數告知沙遜先生，不能視作

‘商業欺詐’，所以，沙遜先生對伯頓醫生的控告，本庭認為不能成立；

    “第二，伯頓醫生和沙遜先生1862年6月簽定的出售117號永租權的合約，沒有提到117

號地產總的畝數，也沒有提到每畝出售的單價，所以117號的永租權是作為一個整體出售給

沙遜先生，沙遜先生購買的是117號永租權的現狀，沙遜先生不能因與合約無關的兩個不同

畝數，要求伯頓醫生減少售價；

    ”第三，根據割單的定義，從華人業主朱白氏手裡撕去的田單一角所相應代表的土地，

其割單，日后如能在本領事法庭証明確系非法所得，則其所屬的永租權歸沙遜先生所有；其割單，日后如能在本領事法庭証明確系非法所得，則其所屬的永租權歸沙遜先生所有；

    “第四，對本案的判決，原被告如有不服，可在三個月內，向在香港的英國亞洲地區

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